




世纪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封

一个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一定是缺乏机灵的头脑、敏锐的眼光。这

一点是许多人一事无成之本。对于吕不韦来说，却不是这样，他一边想自

己如何做成事，一边想自己如何做大事？他思前想后，终于悟出了一条

“审时度势”的人生策略，并且一步一步地隐身而行。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讲究的是弱肉强食，那些弱小的诸侯国或很

早就被吞并，或依附强国苟延残喘。它们能被接受为附庸，也只不过是因

为其处于两国或多国的交接之处，允许其存在能给各方提供一个缓冲地

带。因此，其灭亡也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卫国早先也是个大国。公元前

其弟康叔为卫君，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春秋时代的卫国，上层腐败，

政治混乱，后来被翟打败，后来靠齐国帮助，将国都迁到楚丘（今河南滑

县），从此成为无足轻重的小国。之后不久又迁往帝丘（今河南濮阳西

南），战国时帝丘改名为濮阳。

年（卫成侯十六年），卫国国君的地位已由“公”被贬为

在春秋战国的四百余年中，卫国的国君一个比一个昏庸无能，卫国国

势江河日下。到战国中期，卫国已成为任人宰割的小国，衰落日甚一日：

公元前

年（卫嗣君五年），卫侯又被贬为卫“侯”。再过二十余年，即公元前

君。国土更加缩小。

五蠹》），

而此时的各大国之间正在以“合纵”和“连横”的策略相互攻伐。所

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捌抵一个强国。

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关东的韩、赵、魏、齐、楚、燕之间展开，目的是对付

秦军的东进；所谓“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

即由一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的弱国。这主要是秦国为达到其兼并

土地的目的而采取的外交策略。而小小的卫国处于各国“合纵”、“连横”

的夹缝之中，常常是被凌辱、被兼并、蚕食的对象。大约在吕不韦一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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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前

时，卫国的国君卫怀君去朝拜魏昭王。这原是小国讨好大国的表示，不料

怀君一去即被魏国囚禁起来，随即杀掉。然后，魏国竟擅自作主立元君为

卫国国君因为元君乃是魏昭王的女婿。魏国在强大的秦国进攻面前虽节

节败退，而在弱小的卫国面前却称王称霸，这正是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的外

交准则。此时的卫国已成了魏国的附庸。而卫国的国土实际上也只剩下濮

阳一地了。

在这种形势下，有远见的人

已对卫国失去希望，连卫国本国

的一些王公贵族和政治家都纷纷

流向其他诸侯国，其中生于卫国

左氏（今山东曹县北）的吴起

（ ？一 前 年）就是一个杰出

的人才。但他在卫国无用武之

地，很早就离开本土，先在鲁、

后到魏国为将，都立有战功，最

后到楚国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改

革，为楚国的强大立了不朽功

勋。卫国的公子王孙卫鞅（即商

鞅）也是有谋略的政治家。他同

样不留在卫国，而先到魏国，又

投奔秦国，自公元前

即为一种隐身术。

年协助秦孝公在秦国实行变

法，使秦国由落后的小国一跃成

为先进强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

基础。可见，卫国并非没有人

才，只是由于国内政治腐败，而使卫国人才外流，成为一个历史趋势，结

果，人才愈外流国势愈弱，国势愈弱人才愈留不住。

对于有意在发家致富后结交权贵以登仕途的吕不韦来说，在卫国这种

环境下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因此，当赵国使者提出购买百件圭璧之器时，

吕不韦很快就作出决断接下了这单生意，当时圭璧是用以礼定王公贵戚的

爵位，在卫国属于严禁运进和出售的商品，违者全家斩首。在这种风险之

下，吕不韦仍然敢接这单生意，固然是因为其利润极高，更重要的是吕不

韦已经决定离开卫国去大国发展。

吕不韦的精明之处正在于收住缰绳之功，

不过分把自己放开，让自己在划定的一个圈

子里，求稳求进



吕不韦选择去了韩国的首都阳翟。他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阳翟乃

是当时最大的玉器交易中心，各国商人都从此进购玉器，吕不韦在这里做

生意，赢利丰厚。但是，吕不韦很快又发现了韩国也并非久留之地。

韩国源于晋国。晋国在春秋时期势力庞大，曾一度争霸中原，但后来

由于内乱，势力日渐衰弱。

晋国从献公时起，不许立公子、公孙为贵族，致使“晋无公族”，这

是晋国政治上的一大特色。由于没有公族，就使异姓的卿大夫的势力不断

扩大。文公、襄公时，有狐、赵、先、胥等氏权势较大的宗族。以后又出

现了韩、魏、栾、范、荀等强盛的大族。到春秋中叶以后，晋国“政在私

门”，卿大夫的家族占据了晋国的卿位，并获取军权。而晋国的公室则陷

于要兵无兵，要将无将的窘境。那时候，卿大夫之间兼并剧烈，从厉公时

开始，栾氏、胥氏、原氏、狐氏、续氏、庆氏、伯氏等先后“降在皂隶”。

到春秋晚期，只剩下韩氏、魏氏、赵氏、范氏、中行氏、智氏六家最大的

宗族，就是所谓“六卿”。后来，赵氏、韩氏、魏氏陆续吞并了其他贵族，

三家分晋，成为赵、韩、魏三国，史称“三晋”。

战国初年，“三晋”最为强大，经常合兵攻打别的国家。但是后来，

魏国经过变法成了头等强国，并在军事上接连取得胜利，使疆土得到很大

扩展。这就引起了韩国和赵国的顾忌。于是三晋的关系破裂，实力大大削

弱。三国中，韩国因为处于秦国与魏国之间，经常被攻击，势力最为孱

弱。公元前观年，秦攻韩、魏获胜，从此连年向韩、魏用兵，韩国国土越

来越小，势力也就越来越弱。

吕不韦在韩国之时，秦昭襄王执政，他任用范睢为相，实行“远交近

攻”的策略。吕不韦预见到，韩国会首先成为秦国鲸吞蚕食的目标，这个

诸侯国将像秋风中的残枝败叶一样衰微下去。秦国的地理位置是，北部是

魏国，南部是楚国，西部是蜀国，东部是韩国。在这四个诸侯国中，韩国

与秦国的土地纵深交错，相连最紧，成为秦国的心腹之患。所以秦国定会

首先大动干戈，攻势凌厉地向韩国发动军事进攻。

吕不韦清楚地看到，韩国政局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阳翟城内大

部分男丁都被征编到军队去打仗，剩下的妇孺残叟也人心惶惶，不少居民

举家逃匿到别的诸侯国。他不能无可奈何地看着他的珠宝生意日甚一日地

萧条下去。他觉得在韩国，别说是封侯拜将，就是贵为韩王，最终也将成

为“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亡国之君。

看清楚了各国形势后，吕不韦决定离开阳翟，另觅去处。当时赵国乃



也懂得维护即使是一个拿着瓶子打水的小人物

是七国中仅次于秦的强国，兵强马壮，实力雄厚，而且有蔺相如、平原君

赵胜等贤臣辅佐，加上吕不韦玉店的最大一个分号就在邯郸，他决定迁移

到赵国。

年，赵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位国君赵武灵王即位。他一公元前

直认为：要想建立盖世功业，必然会遭到庸人流俗的议论和反对；有独到

见解的人，必然会遭到一般见识的人的不满。有此清醒认识，他便义无反

顾地进行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以建立一支强大骠悍的骑兵部队。

赵人长袖子、肥腰、宽领口、大下摆的长袍大褂，严重妨碍骑马射箭

打仗，于是，赵武灵王下诏改穿胡服小袖短褂、皮带束腰，脚着皮靴，他

自己头一个穿上胡服，练习骑射。

诏令一出，果然遭到激烈反对，首先是宗族的抵制。其理由是“循法

无过，修礼无邪”，不然，“百姓大乱”。

武灵王对宗族中的反对者说：“治理国家要有常法，就是以福利人民

为根本，拟定政策有固定的法规，而以施行命令为最高目的。因此为彰明

道德，关键在于使低层人都能明白，要想政令能通行无阻必须先使贵族遵

守。现在改穿胡服的用意，并不是放纵情欲贪图享乐，事情有产生的原

因，功业有成功的道理。事情成功，功业建立，那盛德就可以表现出来。”

接着，他细数胡服骑射所带来的好处，终于说服了叔父公子成、公族

赵文、赵造等人，而对于不听劝告的公族赵燕等人，则恩威并济，严厉警

告“要处以极刑，以示天下执法之严”，迫其听命。四年之后，赵武灵王

藉由强大的骑兵，攻灭中山国，击破林胡、楼烦，国势大盛。北边的燕

国，西面的秦国，南边的韩国，从此对赵国不敢轻举妄动。

吕不韦赴赵国时，赵国取得阏于之战胜利不久，国力正强。吕不韦的

生意越做越大，他巧妙地结识了质于赵的秦王孙异人，动了去秦国发展的

念头。他决心将异人捧为秦王，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其间，他又通过平

原君成为赵王的座上宾客。他发现赵王处事刚愎自用，却又偏偏目光短

浅。他断定赵王不足以成大事，正在此时，秦赵又起战端，更加验证了其

看法，也坚定了其离开赵国的意愿。

公元前 年，年，秦军大举伐韩，占领韩国大片领土。到公元前

秦军在白起统率下，占领了野王城，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地的联系。韩

王决定将上党割让给秦国以求其退兵。可是上党郡守靳姈拒绝向秦军投

降。

靳姈说：“常言道：



他的打水器具。’虽然君王有命令下达，但如果臣遵照军令，君王和公子

都会对臣表示怀疑。因此臣愿意动员上党全体军民，跟秦军进行殊死决

战，如果不幸一战而败，那臣甘愿以身殉国！”

韩王仍然决定割地，于是派冯亭代替靳姈做上党郡守，再率众投降。

可冯亭上任后也拒不投降，在坚守了一个月后，他决定将上党交给赵国，

以免其落人秦国之手

赵孝成王很高兴，决定派人接收上党，大臣们为此争论不休，平阳君

赵豹回答说：“秦国为了吞食韩国土地，就故意切断上党与韩国的联络，

认为这样就可以轻取上党为已有。况且韩国所以要把上党献给我赵国，是

企图把秦攻上党的战祸转嫁给我。秦国蒙受损失，而赵国坐享其成。强大

的秦国不能从弱小的韩国得到上党，那弱小的赵国又怎能从强大的秦国得

到上党？现在君王接受上党，可又有什么缘故吗？而且秦国在上党屯田耕

种，同时靠水运送军粮，把善战的死国之士都派到上党，法令严格，政治

清平，我赵国绝对无法和他们交战，但愿君王能够谨慎考虑！”赵孝成王

生气地说：“用一百万大军攻打一年多，也不见得能攻下一座城池，现在

一兵一卒不用就能白得七十城，寡人为什么不接受呢？”

于是赵王派遣平原君带人去接收了上党。秦昭襄王得知后大怒，立刻

派兵攻打赵国。赵孝成王贪图小利的做法将赵国推进了战火之中。赵孝成

王为了守住长平，派老将廉颇驻守由上党通往邯郸的咽喉之地长乎，以抵

御秦军。

廉颇接受任务后，分析敌我双方实力，他认为秦军以得胜之师进攻赵

国锐不可当，但其军队远离本土，兵源、给养皆诸多不便，一定急于攻城

取胜、而赵国军队虽有距后方近的优势，但战斗力则远逊于秦军，不宜急

于与秦军展开正面较量。因此，廉颇决定采取以逸待劳的战术，坚持守城

以消耗秦军实力。他向军中宣布：秦军攻城，赵军坚不出战，违者以军法

处置。于是，无论秦军如何挑战，赵军皆巍然不动，坚守壁垒。在当时的

武器条件下，这种战术竟使秦军毫无办法，只好长期围城，赵军坚持守

城，双方在长乎对峙近三年之久，始终不分胜负。

早在秦国进攻韩国后不久，吕不韦就为立异人为太子嫡嗣之事而远赴

咸阳。

一进入秦国的境内，吕不韦就感受到这里与关东地区迥然不同的风土

与民情。他的车骑缓缓地走在华山脚下通往咸阳的“平舒道”上。左侧巍

峨的华山耸立，右侧湍急的黄河在这里向东流去，函谷关像一个瓶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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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出入秦国本土的道路。极目向西望去，八百里秦川一片沃野。南山郁郁

葱葱长满了檀、柘、松、竹，平原上种植着稻、麦、菽、稷。村落间鸡犬

之声相闻，农田里阡陌井然有序。尽管吕不韦是个商人，也能看出秦国的

关中地区是个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的地方。一路上，吕不韦所见到的秦国

人，也都保留着先民周人的遗风，对种田、稼穑之事十分认真、这一点与

他的老家濮阳和他到过的邯郸完全不同。秦人不像关东人那样浮华、也没

有那么多人趋利去弃农经商，而是安分地固守踏踏实实地种田为生。仅从

装束上观察，秦人也不像卫、赵等国人们穿戴时髦、轻佻，一般百姓都相

当朴素。刚刚从繁华、奢靡的邯郸来的吕不韦，愈接近秦国首都咸阳，感

受愈深。一路走来使他对秦国必胜的信念愈来愈有把握⋯⋯

吕不韦回到邯郸后，回想秦国的富饶和强大，再反观赵国，那种繁

华、奢靡只是一种黄昏前的辉煌而已，背后隐藏的是赵国国力的衰退。战

争的发展证明了吕不韦的眼光。

长达三年的持久战，显然对运途出击的秦军十分不利。秦国君臣为破

坏赵军“以逸待劳”坚守不出的战略，使用了反问计，到赵国四处散播消

息，说秦军并不怕廉颇，只怕赵奢之子赵括。

愚蠢的赵孝成王轻信了谣言，不顾蔺相如等大臣以及赵母的劝阻，以

只会纸上谈兵而毫无实战经验的赵括代替了廉颇。赵括一上任即下令全面

出击，中秦军圈套自己被乱箭射死，四十万赵军向秦军投降，结果被秦将

白起全部坑杀。赵国元气大伤，势力越来越弱。秦军包围了邯郸，被信陵

君率魏、楚联军击败。吕不韦带着异人趁乱逃出邯郸到了秦国。

“雪中送炭”常指在别人最困难的时候伸手帮助人。实际上，这也是

一条获得许多人缘的技巧。吕不韦明白人缘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在明里暗

里都想方设法把人际关系理得顺顺当当。故他自有一套“雪中送炭”之

技。



吕不韦迁入阳翟后，已是一个锦衣玉食、富甲一方的巨贾。但是，吕

不韦并不满足，因为吕不韦少年时便立志要走曲线入仕之路，现在虽然经

商有成，可是跻身于庙堂之上的人生梦想还没有实现。于是，吕不韦开始

四处留意，意图结识一个能在君王周围活动并说得上话的人为自己引荐。

很快，吕不韦便注意了自己玉店的一个常客。经过打探，吕不韦知道

了他叫韩仲婴，是韩厘王身边的客卿。这种幕僚似的官爵在其他诸侯那

里，无足轻重，但在韩国却得到了超乎寻常的礼遇。《先秦官职表》上说：

“韩重客卿，位在相国之下一等。”

吕不韦注意到这位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客卿似乎有收藏癖，是到玉店来

得最勤的买主，而且从不讨价还价，看好了便问明价格付钱。天长日久，

吕不韦发现，他所购的皆是价格最贱的那些玉璧。有一次吕不韦把一块昂

贵的玉璇玑以玉璧的价格卖给他，他推辞再三，对无功受禄表现出来本能

的尴尬。在吕不韦真诚实意的坚持下，他只好接受了。对吕不韦这种情义

的回报，是请吕不韦到他府上赴宴。

不出吕不韦所料，韩仲婴买玉器确为收藏，而且其家境并不富裕。吕

不韦与韩仲婴在觥筹交措之中，从珠宝玉器谈到了道德文章，从韩国现状

谈到了天下大势。俩人都感到对方是大略雄才，国之栋梁。

韩仲婴语重心长地说：“凭不韦贤弟的饱学之才与经商之策，双脚不

能涉足朝堂，只能倘佯三尺柜台内外，真是身不得舒，志不得展！”

吕不韦有些无奈地说：“谁人不想扶摇直上，建功立业，但苦于没有

径，无处投靠！”

韩仲婴说：“如果贤弟真想跻身朝堂，一登龙门，有一个人日后可为

贤弟铺展进身之阶。”

吕不韦问：“何人也？”

韩仲婴说：“季展也。此人文韬武勇，志向存远，曾贵为太子桓之太

傅，为太子桓出谋划策，情如手足。有一次，出言稍有狂慢，得罪了大

王，被贬为庶人。一旦山陵崩，大王千秋之后，太子桓做国君，授季展相

国印万无一失。季展现困窘山泽，樵渔为业。如果贤弟现在能慷慨解囊，

雪中送炭，一旦这位龙蟠凤逸之士东山再起，必能知恩图报，举贤任能，

贤弟的君侯生涯一定大有可为！”

韩仲婴告诉吕不韦，季展正‘隐居于阳翟城西的雪泥村，而且季展不

同凡俗，视富贵权柄如浮云之物，因此初去拜访时只带一诚字即可，若有

馈赠反而不妙。



吕不韦问：“萍水相逢，长兄可否为贤弟荐举一番？”

中婴说：“贤弟有所不知，季展先生似乎看不惯大王身边的客卿与

宦官。我与之没有芥蒂，也没有深交。如果贸然荐举，怕适得其反。”

吕不韦经商多年，深知“何责何贱视行情而定”的道理。虽然大部人

结交官场时都趋热门，依附权贵。但是世事无常，人生难料，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昨日的权贵就会成为今日的一芥草民。况且，因为热门人人都

去捧，自己随波逐流的话并不能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很难得到信任和重

用；不如去“烧冷灶”，拉拢那些失意的官僚，以图将来。

当然，“烧冷灶”也不是逢灶便烧，而是放出眼光，择其有资望者，

或将来必有起用之日者，殷勤接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

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冷灶”变热，政

客上台，烧灶者便能如愿以偿。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世事本来

如此，患难方见真情，但凡人在有难时，只要有人伸出援手，或施银两，

或解决难题，待人渡过难关之后，必定会报答恩人。到那个时候，排忧解

困者就吃喝不尽了。

于是，吕不韦决定听从韩仲婴的意见，第二天就出阳翟城前往季展所

隐居的雪泥村。

吕不韦的轩车刚驶进雪泥村时，吕不韦便深感此地名符其实，每间屋

舍差不多都埋在雪里。同时，吕不韦暗自心惊于该村的贫穷，可转念一

想，又为该村的贫穷而暗自窃喜，因为这使得他的雪中送炭之举显得更为

重要了。吕不韦打探出了季展的住址，叫门之后出来了一位长者。

长者的语调像雪地上的空气一样冰冷：“找谁？”

吕不韦回答：“季展。”

长者问道：“你是他的朋友？”

吕不韦回答：“非也。”

长者又问：“你是他的亲眷？”

吕不韦回答：“非也。”

长者还问：“你与他不认不识，非亲非故，找他有什么事情？”

吕不韦说：“慕名而来，欲交一良师益友。”

“季展不在。”

“我等。”

“不知何时而归。”

“他到哪里去了？”



⋯很难确定。非在山里砍薪，即在城里卖炭。”

“那就有劳老伯，接纳于我，我在此等候季展先生。”

“我已经告诉你了，不知他何时而归呀！”

“那我就在此恭候看看。敢问老伯是季展何人？”

“他的兄长季重。”

吕不韦卸下轩车上的马，拴于院中一棵树下。

吕不韦看到，季展的居所就是一座烧炭的土窑。一张破棉絮如鱼网般

置于墙的一角，这大概就是哥俩的栖身之地了。饮食也是粝粢之食，藜藿

之羹。

这种贫寒的程度，大大地超出了吕不韦的预料。

吕不韦苦候季展不归，不得已吕不韦与季重同吃同睡了一夜。第二

天，直至中午季展仍然没有回来。

吕不韦等得急不可耐了。他对这位季重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作为兄

长，他不会不知道弟弟季展到哪里去了。

吕不韦知道自己的问话有敲钟问响的意味：“季兄长，季展先生到底

是到哪里去了，想必你也能猜出一二！”

季重说：“我昨日已说过，非在山里砍薪，即在城里卖炭。”

吕不韦问：“季兄长所云，不在山上砍薪，即在城里卖炭。那么，敢

问山是哪座山，城是哪座城？”

季重说：“山是熊窜岭，城是阳翟城！”

吕不韦又问：“熊窜岭离此多少里，如何到？”

季重说：“出门向西有条大峡谷，走到头即是，十余里。”

吕不韦还问：“作为弟兄，骨血至亲，唇亡齿寒。恕我直言，我看季

兄长对弟弟此去凶吉，似乎漠不关心！”

季重对吕不韦这种指责一笑了之，未置可否。

吕不韦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告诉了季重自己的姓名，然后驱车前

往熊窜岭看个究竟。因为雪后路滑，吕不韦好不容易才将马车一溜一滑地

驶到了熊窜岭的山脚下。吕不韦举目四望，却一无所见，便大声喊着季展

的名字，还是无人应答。

当吕不韦一无所获地重新回到季展的院落时，季重好像有先见之明似

的站在窑门前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目光迎接着吕不韦。

吕不韦并不计较这些，问道：“季重先生，你的弟弟如何模样，我明

日再到阳翟城内炭薪集市上寻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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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重不无揶揄地回答：“一母所生，你看什么模样？和我一模一样。”

吕不韦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到阳翟的炭薪集市上寻找季展。吕不韦把

十几丛炭薪后面的卖主看了一遍，并没有他所希望看到的那张面孔。

吕不韦有些失望地回到家中却发现季重赫然正坐在客厅与韩仲婴闲

谈。吕不韦深感诧异，正要相问之时，季重看见了他。

季重鞠躬行礼，郑重其事地说：“在下即是吕先生要见的季展。”

吕不韦愣眉愣眼地问：“你不是季展的哥哥季重吗？”

季重说：“我们季家独根独苗，哪有什么兄弟！我拖着戴罪之身，隐

居山野，疏于交往，所以用季重之名顶替。这两天见吕先生猥自枉屈，以

诚相见，求其友声，深为自己狂慢了吕先生而深感不安，特来谢罪！”

吕不韦深感不安地说：“季展先生言重了！”于是，请季展先生落坐，

唤人拿出绸缎华服，换下了季展的百衲葛衣。然后备酒设宴，三人开怀畅

饮，抒情言志。

席间，吕不韦请季展搬到他的府第中，以避饥劳之苦。季展说：“我

在朝堂之上有些仇家，一举一动都被人家注意。如果身在阳翟，招摇过

市，大有跻身朝堂，卷土重来之嫌，说不准会引出什么祸端。隐居在雪泥

村，韬光养晦，装傻作痴，那些人就会放松对你的注意监视，以便有朝一

日东山再起。”

韩仲婴认为季展的打算乃深谋远虑。吕不韦也觉得，小不忍则乱大

谋，季展的韬晦之计，实在高人一筹。

席后，吕不韦派人将季展送回了雪泥村，并在车内装了一些食物和银

两。季展回到雪泥村后，依然穿着百衲葛衣，作贫穷村夫状，但已不再清

贫如初。吕不韦为避免节外生枝，每隔月余方悄悄去一趟雪泥村与季展畅

谈时事。

吕不韦之父吕鑫对儿子如此礼贤下士，舍金济贫甚不以为然，说：

“你把那些钱财和工夫都用在买卖上，我们的买卖就会锦上添花，明显长

进。”

吕不韦说：“父亲大人此言差矣！我与季展先生的交往是一桩更大的

买卖。”

吕鑫说：“那位落魄的太傅先生不就是伐薪烧炭吗？难道吾儿又要别

出心裁，搞炭薪之赢不成？”‘

吕不韦朗朗发笑，把自己与季展交往的真实企图向父亲叙说一遍。

吕不韦接着说：“有些生意，能立竿见影地赚到油水；有些生意，暂



公元前

时看，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但要放长线钓大鱼，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巨大成

效！”

吕鑫问：“那季展就是你钓的一条大鱼？”

吕不韦洋洋自得地说：“然也！”

吕不韦的饵食没有白下。

年，赵国与魏国的联军攻打韩国的华阳，形势危在旦夕。

韩国向秦国告急，使者络绎不绝，秦国却不援助。韩相国对田苓说：“事

情很危急了，您虽然有病，希望您辛苦一天，到秦国去一趟。”田苓见到

秦国 相穰侯魏冉，穰侯说：“韩国很危急了吧？要不然为什么派您来？”

田苓答道：“没到危急的地步。”穰侯生气地说：“那么您为什么来当韩国

使臣呢？韩国的使者往来不绝，向敝国报告说韩国很危急了，您却说没到

危急的地步，这是为什么？”田苓说：“韩国如果危急就将会屈从赵国和魏

国了，这样一来马上就会没事了。”穰侯说：“您不要见我们大王了，请让

我立即振兵援救韩国。”八天之内，秦军赶到了华阳城下，打败了赵国和

魏国。

这一年，在战争中被吓得心惊胆战的韩厘王去世了，他的儿子桓惠王

即位。

桓惠王即位的第二天，就到雪泥村恭迎他的老师季展回朝。苦尽甜来

的季展被桓惠王拜为宰相，代理相邦。吕不韦作为因季展与韩仲婴力荐的

客卿，获三等爵位，可以出入王宫。那天在朝堂之上，吕不韦接过桓惠王

赏赐的花团锦簇的绶带，心中波翻浪涌。他知道，自己已迈上封侯拜相的

第一个台阶。

吕不韦虽然只有爵位，没有官职，但也可以大摇大摆地涉足朝堂了。

桓惠王宴请各国诸侯以及他们的使臣，有时把吕不韦找去陪宴。这样，久

而久之吕不韦就可以在这些有地位的人中呼朋引类了。吕不韦还经常被请

到王宫同众多的客卿一起策论国事，尽管他微乎其微的发言无足轻重，但

他毕竟把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的声音送到一国之君的耳朵里。过去，他到

各诸侯的城邑里或购货或推销，无人理睬，只能住在客栈里打发寂寞的夜

晚。现在今非昔比，每到一地，几乎都有他的朋友。他常常是在王宫或侯

相的府第中消磨掉生意之外的那些时光。这种机会，为他提供了掌握各个

诸侯国情况的方便。他不再是那种目光狭窄的商贾了。

在季展看来，吕不韦是一个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又能礼贤下士的国

之栋梁。以季展之精明，他肯定能看出吕不韦与自己结交的真正目的，但



相平原君。

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更何况在季展潦倒之时，因涉及到韩国国君，

人人对他避之而恐不及。只有吕不韦雪中送炭，扶持了他一把，让他衣食

无忧，而且至少表面上是情真意切。于是，季展一登相位，即让韩恒惠王

封吕不韦为客卿，满足了吕不韦的愿望，但仅有爵位而无实职。而在吕不

韦看来，季展只是手中的一颗用以进阶之用的棋子。并未花费多少本钱就

跻身于朝堂之上成为韩国国君的客卿，虽然无实际权力，但对一心入仕却

又一直苦无门路的吕不韦来说，已经相当满意了。可以说，这笔生意是个

双赢的结局。

善于以退为进，常是隐身之术。但要做到十全十美，却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一般讲，一些人常是以“烧冷灶”和“趋热门”的方法达到目的，

这样就成了“两面人”。吕不韦在结交他人之时，不仅仅只靠“烧冷灶”

这一招，他还会“趋热门”。但是，他采取的手法却比人更深一层。

吕不韦被封为韩国客卿后，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觉得韩国

也并非久留之所，便毅然离韩赴赵。吕不韦到邯郸后不久，便设计用竞买

“皓镧”夜明珠的方法让自己扬名于天下，在竞买过程中，吕不韦初次见

到了四公子之首的赵国

吕不韦想结交平原君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途，但苦无良机。就在这时，

秦赵交战，在长平对峙了三年之后，赵军因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而大

败，秦军大举向邯郸攻来。赵国由于连年征战，国库早就已经空虚得近乎

一无所有。不得已之下，赵国只好在易货场召开了募捐大会，从民间收集

资金充作军费。募捐会由平原君主持。

易货场内，神色严峻的平原君环视着场子说：“众所周知，赵、秦不

和由来已久，你争我夺历年有之。此次秦国举二十万大军迅猛而来，大有

直取我邯郸之势⋯”

平原君顿了顿接着说：“现今国库已近空虚，因此召开此募捐大会以



相有不同之

筹措军饷。本相以为，凡今日能来此地者，皆为爱国之士。望诸位伸出援

手，为国分忧。”

主持易货会的执事上前高声喊：“募捐开始一”

场中前来捐款之人纷纷走上台，写下自己的姓名和所捐钱数。

执事站在一旁高声地报着：“庞超捐五十银
”

柳正文捐一百两银

罗昆捐三十银

吕不韦听着报数，走到台上挥笔写下所捐钱数。

执事愣了一下，随即提高嗓音：“吕不韦，捐款，一百镒黄金

刚走到包厢旁的平原君突然愣住。

全场闻言，“嗡”地一下，全都望向吕不韦。不时传出啧啧的称赞之声。

吕不韦回到案几前刚刚入座，平原君的侍从走了过来。

侍从客气地说：“吕公子，丞相大人请你过去一叙。”

吕不韦面露喜色地“哦”了一声，抬头向右侧包厢望去。

平原君记得这个曾经以一千金的天价从自己手中抢买走“皓镧”夜珠

的商人吕不韦，但他对吕不韦这次大手笔的捐款感到不解。商人是讲求实

际利益的，上一次他高价买走“皓镧”，得到的是一颗天下闻名的夜明珠，

也使自己天下闻名，但这一次大笔的捐款对他并无裨益，平原君百思不得

其解。因此叫人请吕不韦过来问个究竟。

见

管家领着吕不韦匆匆走人豪华包厢。吕不韦叩拜道：“在下吕不韦参

相大人。”

平原君挥挥手说：“吕公子免礼。”

吕不韦谢过后起身到案几前坐下。

平原君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吕不韦，试探着说：“吕公子如此慷慨解囊，

令本人敬佩不已。”

吕不韦：“丞相言重了，在下虽为一介商人，却常受赵国庇护。如今

赵国有难，我岂能袖手旁观。捐些钱财理所应当。”

平原君点点头说：“此次秦军大举进犯，连续攻我三城。大批难民将

不断涌人邯郸，银两短缺啊。赵国若能多一些吕公子这样的人，秦国虽说

强大又有何俱。”

吕不韦笑了笑说：“承蒙夸奖不胜荣幸，但在下却与

见。”

侍从和几名朝臣闻言一愣，面露不悦地望着吕不韦。

平原君也颇感意外地说：“哦？公子请讲。”

”



相四公子之首相门客，恐怕会玷污

相吕不韦侃侃而谈：“在下少年经商游历天下，所到之处都在传颂

之美名。如今落户邯郸，更是亲眼目睹丞相日理万机，清廉勤政，虚怀若

谷，礼贤下士。在下一个普通商人，即便倾囊而出，也不过杯水车薪。在

下以为，赵国缺的恰恰是 相这样匡扶社稷，高风亮节的人。”

吕不韦趁机不知不觉地给平原君扣了顶不大不小的高帽子，让平原君

觉得十分受用。但平原君马上清醒过来，提醒自己，吕不韦是一个商人，

奉承正是其专长，而且吕不韦如此奉承必有所图。平原君想起吕不韦曾为

韩国客卿，但现在在赵国却似乎只是一心经商而不问政治。

平原君盯着吕不韦看了片刻，突然问道：“你可愿意做我的门客？”

吕不韦一愣，随即微笑着说：“丞相如此厚爱，在下深以为荣。只是

在下以经商为生，四处游荡。若做

的美名。恕在下不能从命。”

平原君点点头说：“拒绝做我门客者，你尚属首例。以你的精明才干，

封你为赵国大夫也不为过。”解下身上玉佩让侍从递过来：“拿着我的玉

佩，若是日后有事，便可直接见我不必通禀。”

相。”吕不韦双手接过玉佩施礼高兴地说：“谢

离开易货场后，吕不韦和司空马坐上了一辆豪华马车一同回家。

司空马不解地问：“你曾多次感叹商人地位卑微，说要想出人头地，

必须入仕为官。可今日平原君主动收你为门客，你却一口回绝，我实在不

得其解。”

吕不韦笑笑说：“我若轻易答应他，定会被视为急功近利之徒。他既

有心收我，又何必急于一时。看看他那些门客，一个个轻佻狂妄；我岂能

与他们为伍。再说了，我们做生意不还得讨价还价嘛。”

司空马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吕不韦慷慨地捐赠黄金百镒，成功地吸引了平原君的注意。在平原君

询问他时又巧妙地拍了平原君的马屁，加深了平原君对他的好感。但是，

当平原君表示要收吕不韦为门客时，吕不韦却拒绝了，并不是因为做平原

君门客有失身份，事实上不少人争相欲为平原君门客而不得。但是，吕却

知道如果自己马上答应的话，一定会被视为急功近利之徒，必然会被平原

君视为普通门客对待而得不到重用。于是吕不韦采用了另一种策略，他委

婉地拒绝了这一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表面上看，他是丧失了一次极好

的机会，但事实上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的拒绝果然使平原君对他另眼

相看，给了他一个可以直接觐见的玉佩。这样一来，吕不韦就有了随时与



在宫门

平原君相见的机会，这种机会比做平原君门客更难得也更实惠。

贩很快，吕不韦就借见平原君之机，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财源

卖官盐，从中大赚了一笔，还得到了一个对赵国忠心的美名。吕不韦的富

名和对赵国忠诚的美名越传越远，很快就传人了赵王的耳中。

这一天，吕不韦正在他的书斋里翻阅帐簿，司空马领进一位来自赵孝

成王身边的司过，诏命吕不韦到丛台听大王召见。吕不韦问这位司过，大

王何以召见他。司过说，大王想与他叙谈。

受宠若惊的吕不韦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吕不韦到赵国十余年

来，惨淡经营着与朝中一些将相卿士的关系。因为他有一个远大的目标，

那就是加官进爵，用钱财铺就进入朝堂的台阶。赵国的一些重要的官吏或

深或浅或迟或早都与他有些交往。但吕不韦从来没见过赵孝成王。觐见这

位一国之君，是自从他踏人邯郸那一天直到现在愈来愈强的愿望。他想得

到这位国君的接见，得到这位国君的了解，得到这位国君的赏识。然而，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诏令一切、日理万机的国君却召见了他，而且只是叙谈闲聊，

决不可能如此简单。但到底是为了什么，吕不韦百思不得其解。

记得他刚到卫国大夫卫横那里当门客，随卫横进宫却被搁置

外边，他就盘算着见到卫元君。但没有如愿以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他曾深深地为此遗憾。现在看来，那算不了什么，卫元君，一个末流

小国的国君。今天，他吕不韦要见到的是千乘之强国的国君赵孝成王了。

吕不韦马上换了一身服饰随司过一起入宫觐见赵王。吕不韦一进殿即

施以臣民之礼，赵孝成王赐他坐于堂下。

几句不温不烫的寒暄过后，赵孝成王问吕不韦：“贵商走南闯北，见

多识广，谙于各国诸侯事务，对天下大势必能熟烂于心，见地必能鞭辟人

里，寡人愿闻之。”

吕不韦听闻一愣，心知赵王召见的本意并不会是听自己论天下之事，

便谦恭地推托了一下。在赵王的再次要求之下，吕不韦不得已地分析了一

下近百年来的天下形势，并切合实际地断定赵国因孝成王之祖赵武灵王的

变革图强而与强秦势均力敌，并驾齐驱于其他五国之上。

赵孝王感兴趣地问：“以贵商之见，谁可以王天下？”

吕不韦舒缓了一口气，知道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便说：“神机妙算之举

恐怕要有劳于筮史大人了。”

赵孝成王又问：“那么，贵商希望谁王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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